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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
 

对网络伦理的概念、评估工具、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现状、影响因素以及应对策略进行综述,以期为护理专业学生

提高网络伦理意识,引导其规范、文明使用网络和构建良善有序的网络环境提供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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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,线上护理教学不断普及,
网络平台为护理专业学生进行学术交流和获取知识
开拓了新的途径,在护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。虽然网
络为护理教学和临床护理工作提供了便利,但网络社
会呈现出高度的虚拟性和开放性,频繁使用和访问网
络空间会增加学生不道德使用网络的可能性,从而导
致一系列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产生[1-2]。护理专业学
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会违背护理职业的尊重原则、保
密原则和有利原则,对护理专业形象造成损害,降低
患者对护理人员的信任。而护理专业学生是护理事
业的后备力量,应具备足够的网络伦理知识来减少网
络伦理失范行为。本文对网络伦理的概念、评估工
具、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现状、影响因素以
及应对策略进行综述,旨在提升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
理意识,引导其规范、文明使用网络。
1 网络伦理失范概念

网络伦理(Internet
 

ethics)是由计算机伦理发展
而来的。最先由Norbert

 

Wiener于20世纪40年代
提出计算机领域存在潜在的伦理问题[3],但未引起广
泛共鸣。直到1985年,Moor[4]提出计算机伦理是对
计算机技术的性质和社会影响的分析,以及制定与此
类技术相应的伦理政策和规则,该观点成为计算机伦
理兴起的重要标志。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进步,互联网
得到迅速发展,网络伦理问题日益显现,因而探索与
网络活动相关的网络伦理失范研究随之增加。“失

范”指因缺乏统一、明确的道德规范而使得社会处于

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。进而,Yang[5]认为网络伦理

失范是指现实生活中的伦理规范和约定在网络环境

中不能控制和引导人们的行为,从而在网络中做出的

偏离道德的行为。研究认为,网络伦理失范包括网络

伦理认知、网络伦理情感、网络伦理行为等方面的失

范[6]。目前,网络伦理失范的概念并不统一,本文中

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是指护理专业学生在网

络空间中失去伦理规范的约束和自身内部的自律,使
其言行偏离了网络伦理准则的要求,从而出现的非理

性、非专业行为。

2 网络伦理失范评估工具
2.1 学术网络不文明行为评估问卷(Academic

 

Cy-
berincivility

 

Assessment
 

Questionnaire,ACAQ) 为了

评估医疗专业学生的网络文明知识,以及他们对网络

文明相关行为的体验和认知,De
 

Gagne等[7]开发了

ACAQ。共75个条目,包含4个部分,分别为人口学

资料和网络的使用(16条)、网络文明的知识(15条)、
网络不文明的经历和看法(28条)以及网络文明教育

纳入跨专业教育课程的益处(16条)。分量表Cron-
bach's

 

α为0.85~0.95。韩国学者 Hong等[8]将

ACAQ翻译为韩文版,以适用于护理专业学生。但

考虑到韩国护理专业学生对跨专业教育缺乏了解,未
纳入原问卷的第4个部分。韩文版ACAQ中所有条

目的内容效度均大于0.81,分量表的Cronbach's
 

α
系数均为0.96。但韩文版条目内容均与护理专业网

络伦理情境相关性不大,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添

加有关护理专业网络伦理情境的内容,提高测量的准

确性。
2.2 工作场所网络欺凌量表(Workplace

 

Cyberbullying
 

Scale,WCS) 为研究不同工作场所中网络欺凌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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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因素,英国学者Farley等[9]在2016年开发了职场
网络欺凌测量工具。共17个条目,其中10个条目与

工作场所网络欺凌相关,7个条目与个人网络欺凌有
关。各条目使用Likert

 

5级评分法,范围从“从不”(1
分)到“每天”(5分)。得分越高,表明遭受工作场所
网络欺凌的次数越多,总表Cronbach's

 

α值为0.93。
Park等[10]在2017年将该量表翻译成韩文版,并选取

247名韩国护理人员进行信效度检验,结果显示该量

表Cronbach's
 

α系数为0.93。量表维度简明,概括
性强,未来也可应用该量表评估护理专业学生在医院

实习过程中遭受网络欺凌的具体情况。
2.3 不道德网络使用行为量表(Unethical

 

Computer
 

Use
 

Behavior
 

Scale,UCUBS) 该量 表 是 由 Namlu
等[11]于2007年基于美国计算机协会制定的“十条戒
律”和 Mason提出的信息时代四个伦理问题编制而

成,旨在对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不道德行为进行定

量测量。UECUBS包括知识产权、社会影响、安全和
质量、网络完整性和信息完整性5个维度,共66个条

目。各条目采用Likert
 

5级评分法(完全不合适、不
合适、中立、合适、非常合适,分别赋1~5分),总分越

高表明不道德网络使用行为发生可能性越大,网络伦
理意识水平越低。该量表的 Cronbach's

 

α系数为

0.96。UCUBS是目前较为典型的网络伦理测量工
具,但该量表仅在土耳其1所大学进行验证,且专门

针对大学生群体而开发,对于能否准确测量护理专业

学生网络伦理行为需要深入研究。

3 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现状
目前,国外研究对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认知水

平和失范行为表现进行了探讨。Kim等[12]对韩国2
所护理大学的291名具有6个月以上临床经验的护

理专业学生进行调查,结果显示,护理专业学生的网
络伦理意识水平处于中上等,且与临床实践相关的网

络欺凌是影响网络伦理行为的显著因素。此外,
Purim等[13]对巴西179名医学生调查结果显示,超过

半数学生在社交网络上违背了网络伦理及专业伦理
规范,与 Nyangeni等[14]研究结果相似,护理专业学
生负责任使用网络的意识不足,存在个人生活和专业

道德之间界限模糊的现象。一项针对护理专业学生

网络伦理失范的调查结果显示,其失范行为主要表现
为泄露患者隐私、对老师或同学实施网络语言暴力、
发布性暗示照片等,且学生对网上医疗服务者的职业
行为标准不了解[15],然而尚缺乏针对失范行为的预
警模型及有效的干预措施。国内有关网络伦理失范

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整个大学生群体,针对护理专
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研究较少,尚处于萌芽阶段。
研究显示,大学生群体对突发公共卫生网络谣言事件

的辨别能力处于中等水平,可能会影响其网络行
为[16]。Zhu等[17]对湖北中医药大学654名护理专业
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,护理专业学生在利用网络媒体

时,存在对患者、老师和同学的不当评论和随意接受
患者的“好友请求”的行为,且少数学生不认同这些行

为应受到网络伦理和法律的限制,将对护理专业形象
造成损害。一项针对延边大学护理学院100名学生

的调查显示,护理专业学生存在对网络伦理概念不熟
悉、网络道德行为弱化、自我约束力较差的问题[18]。
国内外研究结果均显示,迫切需要加强护理专业学生

网络伦理教育,提高其网络伦理意识水平,进而减少

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。

4 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影响因素
4.1 人口学因素 主要包括性别、年龄和上网时长
等因素。Abou

 

Naaj等[19]调查显示,在参与者男女比

例接近1∶1的前提下,女生的网络伦理判断和行为
比男生更符合伦理规范;而另两项对护理专业学生的

调查 显 示,性 别 在 网 络 伦 理 行 为 方 面 无 显 著 差
异[20-21],可能与这几项调查纳入的男女比例差别大有
关,未来的研究需要增加男生参与者的数量。年龄与

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发生率成反比[22],由于随着年
龄的增长,个体的生活、社会、情感经验会不断积累,
逻辑推理能力也会不断提高,学生会更容易接受护理
伦理和网络伦理准则。Smith等[22]研究表明,护理专

业学生网络不道德行为与网络使用时间有显著关系,
长时间进行网络社交,会增加网络欺凌或泄露患者隐

私等失范行为的可能性。
4.2 护理专业精神 护理专业精神是护士从业理念

和价值取向的反映,表现为坚守伦理原则、维护患者
正当权益和团结协作的精神。Park等[23]研究表明,
护理专业精神与对患者隐私的保护呈显著正相关,拥
有良好护理专业精神会提高对患者信息保护的感知

力,一定程度上减少网络伦理失范的发生。此外,根
据计划行为理论,态度是行为意向的决定因素[24],自
愿选择护理专业并热爱自己职业的学生会更好的领
悟护理人员应具备的专业精神,内化并养成良好的专
业态度,遵守网络伦理规范[25]。在学校的学习过程

中加强对学生专业精神的培养,形成正确的专业态

度,是减少未来实习或工作过程中网络伦理问题发生
的重要途径。
4.3 人格特征 人格特征会影响现实生活中人的思
想和行为,在网络世界中也是如此。研究表明,亲和

性、尽责性和开放性分数高的大学生不容易出现网络

伦理失范行为,而具有低亲和性、低尽责性和低开放
性人格的学生产生网络伦理问题的可能性较高[26-27]。
黑暗人格与网络伦理失范呈正相关,尤其是马基雅维

利主义和精神病态与网络伦理失范间的相关较强,表
明高黑 暗 人 格 的 个 体 更 有 可 能 产 生 网 络 伦 理 失

范[28]。Melchers等[29]研究表明,低同情心与网络不
道德使用呈正相关,缺乏同情心的护理专业学生更容
易忽视患者的感受[30],产生更多的网络伦理失范行

为。因此,护理院校可根据人格特征不同,提供个性

化的教育指导。
4.4 教育和监督 研究表明,网络伦理教育会对护

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使用产生积极影响,将网络伦理纳
入护理专业学生的教学课程,可以改善网络学习环

·721·护理学杂志2024年3月第39卷第6期



境,从而提高学生的伦理认知[31]。伦理教育与伦理
判断和行为意图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[32],参加过伦
理培训的学生,对患者的隐私保护意识更高,而护理

专业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前没有进行正式的网络伦理
教育时,则极有可能出现网络伦理失范行为[33]。谷
建国[34]研究显示,在教育控制机制方面,对思想政治

理论课兴趣越高、网络知识储备越丰富的大学生,出
现网络失范行为的 可 能 性 越 小。同 时,De

 

Gagne
等[33]对美国护理院校的网络伦理政策或指导方针的

研究发现,大约2/3的护理学校没有制定针对学生社

交媒体、网络课堂和电子邮件通信中行为的规章制
度,不利于规范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伦理行为。
4.5 临床网络伦理氛围 目前,临床护士广泛使用
微信、微博、抖音等网络社交软件来分享工作经验,并
会通过网络进行科研工作,但在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也
会存在伦理失范行为[35],不利于形成积极的网络伦

理氛围。临床网络伦理氛围会影响护理专业学生的
网络伦理认知,使其无法分辨网络伦理失范行为。临

床管理者对网络伦理问题的管理不足、缺乏对医护人
员网络行为的监管等都会导致消极的网络伦理氛围,
使护理专业学生在见习或实习过程中容易出现网络
伦理失范行为。

5 减少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对策
5.1 提高责任意识,培养专业精神 规范护理专业
学生的网络行为需要增强其专业责任意识和网络伦

理责任意识。关于护理专业责任意识方面,高校以及
医院可以通过向护理专业学生讲述医护人员抗疫精
神和先锋模范事迹增强其职业认同感、责任感[36]。
关于网络伦理意识方面,李将[37]提出,培养大学生的
“慎独”精神,促进大学生认同自身的伦理责任以减少

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产生。在匿名化的网络空间中,
护理专业学生应注重自身“慎独”精神的培养,自觉将

网络伦理要求、道德规范的内化于心,提升对患者乃
至社会的责任意识。
5.2 开展网络伦理教育,树立网络伦理观念 针对

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出现,国内外学者
均提出开展网络伦理课程、加强思政教育的建议。美
国学者Lester等[38]将案例分析和协商对话相结合的

方式应用到大学生计算机课程的学习中,并针对网络

伦理问题进行探讨,学生表示通过参与伦理决策过
程,获得了网络伦理理论知识,且批判性思维能力得

到显著提高。因此,基于我国的教育现状,通过分析
违背网络伦理的经典案例或各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现

象,对网络伦理教育的模式和途径进行探索研究,有
利于帮助护理专业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伦理观。
5.3 制定学校网络伦理规范,加强网络行为监督 学
校可以制定大学生使用网络时需遵守的规章制度来提

高学生网络伦理意识,规范网络行为。马歇尔大学制

定的《护理学院电子/社交媒体使用指南》指出,不当使
用社交媒体会受到纪律处分,包括但不限于批评教育、
停课反思和开除学籍[39]。此外,Spector[40]指出,教育

工作者需要明确在网络社会中可能出现的网络伦理失
范行为,做好学生网络失范行为的预防和监督。建议
将护理专业学生网络行为监督融入师资培训当中,并
将监督工作作为师资考核的一部分。但目前我国针对
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行为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监督
策略相对不足,可在借鉴国外指南和制度的基础上制
定适合我国护理专业学生的制度规范。
5.4 提供网络伦理支持,构建网络伦理氛围 护理
人员处于积极的网络伦理氛围中有利于自觉遵守网
络伦理规范,并为护理专业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。国
外医院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专门的拍摄设备,关于设备
及拍摄资料的使用均有明确的规定,可防止医护人员
滥用私人设备留取患者信息,减少了在网络上发布患
者信息的可能性,该措施可供我国参考借鉴。Wang
等[35]认为,为了保护患者隐私,规范护士的网络使用
行为,医院或监管机构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指
南,以促进医院网络伦理文化的建设。另外,在选拔
临床带教老师时,也应充分考虑其网络伦理行为。医
院管理者可以通过设备、制度和人员规范促进良好的
医院网络伦理氛围形成。
6 小结

由于网络空间的隐匿性和医疗环境的复杂性需要
护理专业学生对网络伦理有较高认知和理解。目前,
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护理专
业精神、人格特征,缺乏教育和监督以及受临床网络伦
理氛围的影响,因此,学校教育者和临床护理人员需要
共同努力来规范护理专业学生的网络伦理行为。我国
关于护理专业学生网络伦理行为的研究还较少,未来
的研究还需要汉化或开发针对我国护理专业学生网络
伦理行为的评估工具,建立完整的理论框架和理论模
型,实施定量研究探索和验证更多有效措施避免护理
专业学生网络伦理失范行为的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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